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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记者在北京的一家酒店里见
到了梅彦昌。他从香港远道而来，参加香
港城市大学 （以下简称港城大） 法律学院
举办的论坛活动及校友联络处举办的华北
校友晚宴。

自从2023年就任港城大校长以来，梅彦
昌马不停蹄，与内地诸多高校合作交流。提
到在内地的见闻和感受，他总是相当雀跃：

“变化太大了，太大了。”

“香港需要初创公司”

梅彦昌第一次到中国内地是1988年，去
的第一个城市是上海。“当时南京路上只有
自行车，人们的生活条件很差。仅仅用了一
代人的时间，中国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
上还有哪个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找不出第
二个。”

正因如此，2023年，当他正式履职港城
大校长时，心情是激动的。“香港背后是广阔
的内地，人才多、资源多、发展机会多，我
觉得可以大有作为。”

当时，梅彦昌已经在新加坡学术界拥有
了很高声望。他既是大学教授，也是发明
家，主攻领域是将高性能生物材料应用到医
学器材上。在3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他获得
近130项原创专利，其中一项是用生物降解材
料制成心血管支架。他还成立了几家衍生公
司，他的研究团队成功研发纳米结构技术传
递药物，以治疗因青光眼可能导致的失明，
并因此获得了2014年新加坡总统科技奖。

“2004年刚担任（南洋理工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院长时，整个学院的教师人数
不到40名。我对大家说，10年后，我们要在
专业领域成为世界排名前十的学院。大家都
以为我疯了。10 年后，在世界大学排行榜
上，我们学院排在材料专业榜的第八名。其
实我没有特别的本领，就是把精力花在吸引
人才上。”

为提升师资水平，梅彦昌每年到世界各
地高校“挖人”。除提供优厚待遇外，他还给
予人才充分的尊重，经常“三顾茅庐”。这种
理念和作风被他带到了港城大。

“我入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同事们说，
我们不要做第二个香港大学，也不要做第二
个香港中文大学，而要做香港城市大学第
一。”他不断加强港城大与各地高校的合作交
流，成立了“港城大青岛创新中心”，又在广
州南沙设立了“联合研究实验室”等，并全
力推进港城大 （东莞） 的建设和发展，使其
在 2024 年 9 月正式落成启用。“港城大 （东
莞） 的教学标准与香港本部是一样的，我们
既吸引内地优秀学子来就读，也鼓励香港学
子赴内地交流学习。希望在未来 5 到 10 年
里，港城大帮助培养出更多科学家。”

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猛。在梅彦昌

的推动下，港城大于2024年10月成立了香港
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院。在他看来，香港需
要科创产业，希望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
创业能力的人才。“香港需要初创公司，即使
大部分可能失败，但少数成功者将为香港本
地年轻人提供就业岗位和高薪工作，也会吸
引内地人才加盟。”

不赞同“兴趣决定论”

梅彦昌祖籍广东，出生于新加坡。“我父
亲年轻时从广东台山来到新加坡谋生，二战
期间和我母亲结婚。结婚那天晚上，日本人
在新加坡投下了炸弹，结果前来庆祝的亲友
都被吓跑了。”梅彦昌对记者说。

婚后，梅彦昌的父母生了11个孩子，他
排行第九。“我们那时是非常穷的，只有一间
小小的屋子，床上睡不下，就在地上睡。”

忙于生计的父母无暇顾及每一个孩子。
有一次，梅彦昌突发奇想，决定“离家出
走”，想看看父母多久能发现自己不见了。
他在外面待了两三天，饿得受不了又自己回
了家，结果发现父母从头到尾都没注意到这
件事。

虽然没有人管梅彦昌的学习，他却自己
找到了乐趣。十三四岁时，图书馆成了他最
喜欢去的地方。“什么书我都读，也不是为
了考试，就是感兴趣。”拿到第一个玩具
时，他就把它拆开，研究里面的构造。这种
好奇心和求知欲一直延续至今。他常对学生
说，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学习的意义是
探求“为什么”，“受教育和拿文凭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

尽管认为兴趣很重要，但梅彦昌并不赞
同“兴趣决定论”。“孩子们经常说，我喜欢
这门课，我不喜欢那门课。其实他们并不真
正了解一门课的价值。有时候，他们只是因
为喜欢或不喜欢某一门课的老师，便可能轻
易地产生兴趣或失去兴趣。”

在梅彦昌看来，兴趣是完全可以后天培
养的，所以不必过早决定未来的方向，更不
必因为老师的某一句话失去自信。他读高中
时，问过物理老师一个超纲的问题，老师认
为与考试无关，还骂他“蠢货”。“我当时很
生气，但他骂他的，我学我的，考试时用成
绩证明我不是蠢货。”

1977 年，在新加坡服完兵役的梅彦昌，
申请到去澳大利亚读本科的机会。在墨尔本
的蒙纳士大学，梅彦昌度过了4年时光。为了
赚生活费，他干过许多兼职，其中之一是出
租车司机，为此他专门考了当地执照。

有一年冬天，他开车转了一个多小时才
遇到3名外籍女士要打车。但她们拉开车门看
到梅彦昌后，只说了一句“He is Chinese
（他是中国人）”就走了。

“那时种族主义盛行，我是自卑的。”梅

彦昌说，“刚到澳大利亚时，我在机场第一次
遇到外籍服务员帮我拿行李，感到害怕，不
敢让他拿，潜意识里觉得外籍不应该为亚洲
人服务似的。”但4年之后，他不仅学到了知
识，也变得更有自信了。“我做了很多工作，
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我发现亚洲人同样可
以学得更快、做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收获。”

“他们总会回来的”

本科毕业后，梅彦昌回到新加坡继续深
造，博士毕业后进入学术界和企业界发展。

“作为新加坡人，我其实很羡慕香港，因为它
背后是一个强大的祖国。”梅彦昌说，“设想
一下，如果香港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全
世界还会有这么多资本、人才来找它吗？香
港的未来是与深圳、与大湾区、与内地连接
在一起的。”

走遍世界后，梅彦昌对东西方都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最强大的地方就
是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不仅仅是一个
国家，更是一种文化。美国则更像是一个国
家概念，可能由于教育体系和社会环境的影
响，美国人的全球视野各有不同，甚至有些
美国人对本国以外的认知相对有限。”

梅彦昌是听着父母讲广东话长大的，但
新加坡的教育环境以英语为主。长大后，他
几十年没有讲过广东话，直到担任港城大校
长后，才又重新拾了起来。

“在香港讲英语，大家最多是尊重我，但
一讲广东话，马上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关
系。哪怕我讲得磕磕绊绊，同事们、学生们
也总是鼓励我。”梅彦昌笑道。

在他看来，大学的英文单词“Universi-
ty”中，包含了“universe”，即宇宙性、国际
性。因此，他鼓励学生前往世界各地交流学
习，也吸引外国学生来香港读书，既希望港
城大更加国际化、多招收世界各地的优秀人
才，也希望香港本地的学生走出去，多看看
外面的世界。近日，英国知名教育研究机构
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2025年度“全球最国
际化大学”榜单，港城大蝉联榜首。

“我鼓励年轻人环游世界，也不担心他们
留在海外。如果他们足够聪明，他们总会回
来的。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还有哪里
比中国更安全、更有发展机会？我接触的很
多西方人都觉得住在中国更好，觉得这里和
平稳定、生活水平高。很多国家也已经意识
到，是他们更需要中国，而不是相反。”

环球人物

张瑛的手机壁纸是一幅来自高原的星空图，夜
幕低垂，净空无云，星星如绒布上铺展的钻石。拍
摄者是张瑛曾救治过的蒙古族战士措格特，他所在
的哨所驻扎在海拔5100多米的西藏阿里地区。

这里是张瑛最熟悉的地方之一。作为联勤保障
部队第941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瑛曾在生命禁
区连续坚守360多个日夜，40多次徒步到海拔4800
米以上的一线点位巡诊，成功救治了25名高原病
重症患者。

多年来，张瑛始终奋战在高原病防治一线，倾
心呵护高原官兵和群众健康，不断探索高原卫勤保
障新模式，累计抢救危重症患者3800多人。

“我的战位在高原”

从地方高校毕业后入伍的第二年，张瑛就参加
了高原医疗队。那一年，她25岁，是队伍里年纪
最小的。

车子在起伏的山路上走走停停，悬崖边一道又
一道的弯让第一次参加高原巡诊的张瑛提心吊胆。

正是刚入秋的季节，巡诊的哨所门前早已积雪
成堆。初到高原的她一步一喘，三步一停，每一步
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晚上，张瑛几乎一整夜没
合眼。

从那时起，张瑛开始关注高原环境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高原地区的各种疾病及救治方法，逐渐把
高原病防治工作作为研究的重点方向。

此后，张瑛几乎年年赴高原执行任务，有时是
巡诊，有时是给一线官兵体检。尽管每次都要与强
烈的高原反应作斗争，但她从未停下脚步。

“我的战位在高原。”张瑛说，“军医到高原
去，就是要让一线官兵安心，让他们觉得卫勤保障
力量一直在他们身边。只有切身体会过高原的苦，
才能设身处地思考高原官兵的健康医疗需求。”

这些年，张瑛和战友们的足迹遍布了最艰苦、
最偏远的边防哨所。官兵们只要看到一个背着巨大
医药箱、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瘦小身影，就知道是
张瑛医生来了。

“战士守护高原，我们守护战士”

“高原上的情况瞬息万变，生病的症状也各不
相同。巡诊时，医护人员需要就地为官兵诊疗。”
张瑛说，携带的药物要尽可能覆盖所有高原病症，
能带多少带多少。

“战士守护高原，我们守护战士。”张瑛说。在
与官兵的接触中，她不断总结治疗方法，汇总了很
多防治高原反应的“小偏方”，帮助初上高原的官
兵减缓不适，深受守防官兵欢迎。

为了提高官兵面对高原突发疾病的应急自救和
互救能力，张瑛和队友们将复杂的医学知识印制成
浅显易懂的“口袋”手册，每次巡诊时都会带一些
分发给边防官兵，这些小贴士一度成为许多边防官
兵的随身物品。

围绕急性高原病诊断与治疗、高原科学用氧指
征等，张瑛先后赴多个驻训点位进行高原病防治知
识授课，开展健康宣教近百场，为部队留下了“带
不走的医疗队”。

“军医的冲锋不止在战场”

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李亚娟和张瑛共事 20
多年，在她看来，张瑛除了治病就是学习，仿佛永
远不知疲倦，一切都是为了官兵、为了病患。

2023 年初，医院计划组建重症医学科。张瑛
主动请缨，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出了申请。

有人觉得这是件苦差事，私下劝她没必要这么
辛苦。“军医的冲锋不止在战场。”张瑛很坚定，

“我们需要一个重症医学科，这样才能更好地守护
官兵的生命健康。我在呼吸内科积攒了多年的抢救
经验，我应该做。”

几个月的时间里，从科室选址、规划布局，到
提报设备采购需求，甚至是病床、柜子的挑选，张
瑛事无巨细，先后十几次带队去其他医院的重症医
学科参观学习，大大小小的论证会开了几十次。

6个月后，在张瑛和战友们的努力下，重症医
学科具备了全面开展业务的能力，运行1年就成功
抢救120余名急危重症患者。

许多被救治的病患出院后送来锦旗，有的几年
后还和张瑛保持着联系，不少被救治过的高原官兵
也寄来书信，跟她聊聊哨所里的新变化、身体恢复
后取得的好成绩。

“除了会看病，我没什么优点了。”在张瑛看
来，无论身处何地，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军医，做了
分内的事，并且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

新华社

港城大校长梅彦昌：
满世界“三顾茅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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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梅彦昌（左）在泰国参加
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

2024年5月，香港城市大学与英国埃克
塞特大学确定在数码医学等领域加强合作。

近日，在昆明开往遵义的列车上，因排
雷失去双眼双手的杜富国被列车员和乘客

“追星”，杜富国说：“很高兴在列车上和大家
见面，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扫雷兵，只是做了
自己该做的事。”

就在当天列车出发前，一批新入伍的云
岭子弟兵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遇到了杜富
国，站前广场瞬间成了“追星”现场。

杜富国的寄语也让即将踏入军营的新兵

们激情满满，“在这里遇到大家很高兴，我有
一句座右铭送给战友们，‘浴火淬炼成大器，
愿得此生永报国’。”杜富国的发言犹如出征
动员，听得新兵们热血澎湃，这次偶遇也将
在这些新兵心底种下敢于牺牲、乐于奉献、
奋力拼搏的英雄种子。

2018年10月11日下午，南部战区陆军扫雷
排爆大队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
县猛硐乡老山西侧进行扫雷作业。“你退后，让

我来”，危急时刻杜富国挡开战友，自己却被
一颗加重手榴弹炸伤致残，失去双眼、双手。

面对失明的黑暗和身体的残缺，杜富国
说：“我要向前看，我不向后看。”坚强的信
念直击人心。

杜富国曾说，要为人民扫干净最后一片
雷区，为了群众能有一个幸福安宁的生活环
境，一切的牺牲，值得！

央视新闻客户端

“排雷英雄”杜富国：
坐火车被一车厢人“追星”

梅彦昌，1956年出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毕业，亚太材料科学院院
士、新加坡工程师学院创始院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常务副校长 （创新与企业），
南洋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张瑛在查看检查结果，为患者分析病情并制定
治疗方案。

张瑛在高海拔哨所巡诊。


